
A31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中
聯
辦
每
年
在
春
節
前
，
都
會
宴
請
已

退
下
的
老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和
政
協
委
員
。

這
種
念
舊
的
作
風
，
很
符
合
中
國
人
的
傳

統
道
德
，
所
以
許
多
退
下
的
代
表
、
委

員
，
不
少
已
經
達
到
八
十
多
、
九
十
多

歲
，
有
的
坐
着
輪
椅
，
有
的
需
要
陪
同
，
都
爭

取
參
加
。

這
些
老
代
表
、
老
委
員
，
都
是
舊
相
識
，

但
因
年
邁
，
相
聚
機
會
不
多
。
只
是
這
個
一
年

一
度
的
盛
會
，
的
確﹁
冠
蓋
雲
集﹂
，
相
聚
機

會
難
逢
。

中
聯
辦
這
個
聚
會
，
有
兩
大
特
色
：
一
是

只
是
張
曉
明
主
任
作
簡
短
講
話
，
並
沒
有
他
人

發
言
；
二
是
上
菜
很
快
，
一
碟
接
一
碟
，
不
像

其
他
社
團
宴
會
那
樣
，
慢
吞
吞
的
，
有
機
會
讓

客
人
們
到
處﹁
串
連﹂
敬
酒
。

這
個
宴
會
，
只
花
一
小
時
半
，
十
二
時
開

始
，
一
時
半
結
束
。
乾
脆
利
索
，
不
會
讓
人
中

途
退
席
。

我
坐
在
張
主
任
旁
邊
，
訴
說
有
些
內
地
城
市
，
來
港
舉

行
新
春
聯
誼
宴
會
，
比
如
潮
州
三
市
，
便
要
由
三
市
負
責

人
致
詞
。
他
們
的
講
話
都
類
如
工
作
報
告
，
把
三
市
的
建

設
成
就
報
告
一
番
。
每
人
可
能
要
講
二
十
分
鐘
至
半
小

時
，
加
起
來
便
要
一
個
多
小
時
。
還
有
本
地
潮
州
代
表
人

物
的
答
謝
詞
，
講
話
就
花
了
近
兩
個
小
時
。
到
吃
飯
時
，

又
敬
酒
連
連
，
一
頓
飯
非
三
個
小
時
至
四
個
小
時
不
可
，

令
人
對
這
種
宴
會
望
而
卻
步
。
我
曾
公
開
建
議
，
他
們
可

以
將
各
市
的
建
設
成
就
，
印
成
小
冊
子
，
分
發
嘉
賓
即

可
，
何
必
在
歡
聚
的
場
合
令
人
感
到
厭
倦
呢
。

張
主
任
在
聽
了
我
的﹁
訴
苦﹂
之
後
，
即
向
他
辦
公
室

的
秘
書
長
轉
述
我
的
意
見
。
是
不
是
要
向
內
地
來
港
搞
春

茗
的
有
關
部
門
打
個
招
呼
呢
，
這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偉
人
們
都
不
會
做
長
篇
大
論
的
。
毛
澤
東
說
：﹁
空
話

連
篇
言
之
無
物
的
演
說
，
是
必
須
停
止
的
。﹂
魯
迅
先
生

說
寫
文
章
應
該
短
些
、
再
短
些
。
我
想
，
宴
會
上
的
講

話
，
也
應
該
短
些
、
再
短
些
，
整
個
宴
會
的
時
間
，
也
應

該
盡
量
縮
短
。
人
們
的
時
間
是
寶
貴
的
，
參
加
宴
會
，
叫

做﹁
畀
面
派
對﹂
︵
意
思
是
給
你
面
子
才
來
參
加
，
而
不

是
貪
吃
一
頓
飯
︶
。
如
果
宴
會
冗
長
，
下
一
次
人
家
未
必

肯﹁
畀
面﹂
。

中聯辦宴請

讀
了
黃
維
樑
的

︽
壯
麗
：
余
光
中

論
︾
，
說
詩
是
余
先

生
最
愛
，
又
以﹁
紫

色
筆﹂
形
繪
余
先
生

詩
歌
的
浪
漫
和
瑰
麗
。

最
近
我
又
發
奮
把
余
先
生
的
代
表

詩
篇
再
重
溫
一
遍
，
才
發
現
自
己
以

為
余
先
生
的
散
文
比
詩
好
，
只
是
一

己
的
陋
見
。

余
先
生
的
詩
作
，
堪
可
與
他
的
散

文
媲
美
。

拿
余
先
生
的
詩
作
對
照
現
社
會
，

也
是
頗
有
現
實
意
義
的
。

在
這
個
暴
戾
兇
頑
的
人
類
社
會
，

戰
爭
與
動
亂
似
乎
如
影
隨
形
，
令
人

怵
目
驚
心
。
如
最
近
恐
怖
組
織
伊
斯

蘭
國
︵ISIS

︶
的
肆
虐
，
不
斷
製
造

血
腥
暴
力
事
件
，
包
括
虐
殺
人
質
，

在
遠
方
倖
存
的
我
們
卻
無
能
為

力
，
這
種
無
力
感
在
余
先
生
的
︽
如

果
遠
方
有
戰
爭
︾
一
詩
中
，
表
露
無

遺
：如

果
遠
方
有
戰
爭
，
我
應
該
掩
耳

或
是
坐
起
來
，
慚
愧
地
傾
聽
？

應
該
掩
鼻
，
或
該
深
呼
吸

難
聞
的
焦
味
？

我
的
耳
朵
應
該

聽
你
喘
息
着
愛
情
或
是
聽
榴
彈

宣
揚
真
理
？

格
言
，
勳
章
，
補
給

能
不
能
餵
飽
無
饜
的
死
亡
？

如
果
有
戰
爭
煎
一
個
民
族
，
在
遠

方
有
戰
車
狠
狠
犁
過
春
泥

有
嬰
孩
在
號
啕
，
向
母
親
的
屍
體

號
啕
一
個
盲
啞
的
明
天

如
果
有
尼
姑
在
火
葬
自
己

寡
欲
的
脂
肪
炙
響
絕
望

燒
曲
的
四
肢
抱
住
涅
槃

為
了
一
個
無
效
的
手
勢
。
如
果

我
們
在
床
上
，
他
們
在
戰
場

在
鐵
絲
網
上
播
種
着
和
平

我
應
該
惶
恐
，
或
是
該
慶
幸

慶
幸
是
做
愛
，
不
是
肉
搏

是
你
裸
體
在
臂
中
，
不
是
敵
人

如
果
遠
方
有
戰
爭
，
而
我
們
在
遠

方
你
是
慈
悲
的
天
使
，
白
羽
無
疵

你
俯
身
在
病
床
，
看
我
在
床
上

缺
手
，
缺
腳
，
缺
眼
，
缺
乏
性
別

在
一
所
血
腥
的
戰
地
醫
院

如
果
遠
方
有
戰
爭
啊
這
樣
的
戰
爭

情
人
，
如
果
我
們
在
遠
方

余
先
生
這
首
詩
與
他
翻
譯
葉
慈
的

詩
︽
有
人
要
我
寫
戰
爭
的
詩
︾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我
想
在
我
們
這
時
代
，
一
個
詩
人

最
好
將
自
己
的
嘴
閉
起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也
無
能
將
政
治
家
糾
正
；

詩
人
管
別
的
事
已
夠
多
，
又
想

討
好
少
女
，
在
她
睏
人
的
青
春

又
想
取
悅
老
叟
，
在
冬
日
的
晚

上
。相

對
葉
慈
的
︽
有
人
要
我
寫
戰
爭

的
詩
︾
，
余
先
生
的
︽
如
果
遠
方
有

戰
爭
︾
，
更
有
現
代
感
，
也
更
入

世
，
並
兼
具
宗
教
的
大
悲
憫
。

後
者
雖
然
與
葉
慈
同
樣
感
到
無

奈
，
但
帶
有
對
戰
爭
的
審
視
和
批

判
。詩

人
提
出
嚴
正
的
詰
問
：﹁
格

言
，
勳
章
，
補
給\

能
不
能
餵
飽
無

饜
的
死
亡
？﹂
、﹁
你
俯
身
在
病

床
，
看
我
在
床
上\

缺
手
，
缺
腳
，

缺
眼
，
缺
乏
性
別\

在
一
所
血
腥
的

戰
地
醫
院﹂
…
…
，
讀
者
無
不
動

容
。戰

爭
在
煎
熬
一
個
民
族
、
毀
滅

人
類
的
明
天
：﹁
如
果
有
戰
爭
煎

一
個
民
族
，
在
遠
方\

有
戰
車
狠
狠

犁
過
春
泥\

有
嬰
孩
在
號
啕\

向
母

親
的
屍
體\

號
啕
一
個
盲
啞
的
明

天﹂
。

詩
人
似
乎
要
糾
正
葉
慈
的
說
法
，

雖
然﹁
我
們
也
無
能
將
政
治
家
糾

正﹂
，
但
我
們
可
以
筆
來
控
訴
、
來

吶
喊
、
來
伸
冤
。

（
《
余
光
中
的
詩
》
之
一
）

余光中：「如果遠方有戰爭」

香
港
的
流
感
疫
情
愈
見
嚴
重
，
衛
生
署
和
私
家

醫
生
除
了
呼
籲
大
家
接
種
疫
苗
和
洗
手
戴
口
罩

外
，
似
乎
已
無
計
可
施
。

醫
學
聲
稱
進
步
中
，
但
對
流
感
病
毒
似
乎
便
束

手
無
策
，
除
了
研
製
愈
來
愈
追
不
上
病
毒
變
化
的

疫
苗
外
，
還
推
出
副
作
用
嚴
重
的
特
敏
福
。

香
港
人
很
實
際
，
疫
苗
有
沒
有
用
，
不
用
衛
生
署
公

布
疫
苗
覆
蓋
率
，
大
家
靠
口
耳
相
傳
也
知
道
。
網
上
的

家
長
群
組
主
張
不
接
種
，
因
為
聽
過
太
多
人
接
種
後
仍

染
上
流
感
；
若
是
老
人
家
，
接
種
後
身
體
更
虛
弱
了
。

政
府
自
零
八
及
零
九
年
開
始
資
助
兒
童
及
長
者
接
種
流

感
疫
苗
，
這
四
、
五
年
間
，
聽
到
長
者
說
本
來
一
直
身

體
健
康
，
接
種
後
便
染
上
久
咳
；
孩
子
接
種
後
，
同
樣

染
上
流
感
，
甚
或
染
上
普
通
感
冒
的
次
數
更
多
了
。
疫

苗
之
談
就
此
擱
下
，
之
前
談
過
其
副
作
用
及
在
美
國
的

賠
償
，
今
次
想
談
談
其
他
的
保
護
及
預
防
。

除
了
多
洗
手
及
戴
口
罩
外
，
最
重
要
是
維
持
健
康
。

維
他
命
D
一
向
被
說
成
天
然
的
流
感
疫
苗
，
可
降
低
感

染
季
節
性
流
感
和
氣
喘
發
作
的
風
險
。
獲
取
方
法
是
多

曬
太
陽
，
維
他
命
丸
質
量
參
差
，
亦
有
化
學
合
成
物
，

最
好
避
用
。

西
方
亦
一
向
有
預
防
流
感
的
食
療
，
都
是
多
薑
多

蒜
。
有
一
自
然
療
法
醫
生D

r.Schulze

更
提
倡
在
疫
症

流
行
時
，
以
蘋
果
醋
浸
薑
、
蒜
、
洋
蔥
、
辣
椒
及
辣

根
，
不
過
要
浸
三
個
月
才
行
，
現
在
開
始
可
能
已
過
流

感
高
峰
期
。
我
們
浸
了
一
瓶
，
身
體
感
虛
弱
，
或
去
了

人
多
菌
多
的
地
方
後
，
拿
幾
滴
拌
勻
蜜
糖
喝
，
託
賴
這
冬
天
也
沒

有
病
過
。
另
外
，
保
護
呼
吸
道
的
麥
蘆
卡
蜜
、
蕎
麥
蜜
糖
、
富
殺

菌
功
能
的
生
蒜
和
椰
子
油
等
，
在
這
段
時
間
也
可
多
吃
。

西
方
有
悠
久
利
用
精
油
作
預
防
或
治
療
的
歷
史
，
當
中
丁
香
、

肉
桂
、
迷
迭
香
、
百
里
香
、
尤
加
利
等
，
散
在
空
氣
，
或
塗
在
身

體
，
都
能
預
防
流
感
病
毒
，
就
好
像
我
們
用
白
樹
油
或
薑
油
，
驅

風
保
暖
。
身
體
暖
和
，
便
百
毒
不
侵
。

所
以
近
月
的
天
氣
，
沒
病
沒
事
喝
薑
茶
及
泡
熱
水
浴
一
定
沒

錯
，
補
充
好
熱
能
，
免
疫
系
統
便
強
壯
，
這
也
是
原
始
點
醫
學
的

理
論
，
下
次
詳
談
。

一
些
朋
友
說
，
有
醫
生
除
了
給
特
敏
福
，
有
些
給
抗
生
素
；
若

是
服
了
後
者
，
務
必
去
找
益
生
菌
來
補
回
被
抗
生
素
摧
毀
了
的
好

菌
。
有
朋
友
服
抗
生
素
後
，
咳
沒
有
了
，
卻
連
嘔
數
天
，
服
益
生

菌
後
便
停
止
了
。
感
冒
屬
外
邪
，
西
醫
用﹁
殺﹂
，
其
他
療
法
用

﹁
排﹂
，
故
前
者
在
醫
療
的
過
程
容
易﹁
殺
錯
良
民﹂
，
引
起
併

發
症
︵
在
美
國
的
死
亡
率
統
計
中
，
流
感
和
肺
炎
致
死
的
數
字
是

混
合
一
起
的
︶
。
中
醫
、
順
勢
、
自
然
療
法
等
用
扶
正
身
體
，
令

其
能
作
出
適
當
反
應
，
或
咳
或
涕
或
瀉
去
除
外
邪
，
病
癒
後
不
致

虛
弱
。 流感風潮下的自保法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第
三
十
四
屆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已
於
本
月
五
日

公
佈
入
圍
名
單
。

提
名
之
最
，
包
括
：
︽
竊
聽
風
雲
3
︾
獲
最
多

共
十
一
項
提
名
；
最
矚
目
的
影
后
候
選
人
是
稀
客

阿Sa

︵
蔡
卓
妍
︶
，
憑
︽
雛
妓
︾
入
圍
，
與
趙

薇
、
湯
唯
、
周
迅
及
吳
君
如
交
鋒
；
最
獨
領
風
騷
是
唱

而
優
則
演
的
王
菀
之
，
合
共
有
五
項
提
名
，
破
金
像
獎

紀
錄
，
分
別
憑
︽
金
雞SSS

︾
、
︽
分
手100

次
︾
及

︽D
elete

愛
人
︾
三
部
戲
入
圍
最
佳
新
演
員
，
同
時
憑

︽
金
雞SSS

︾
入
圍
最
佳
女
配
角
，
她
的
歌
曲
︽
不
再

說
分
手
︾
則
入
圍
最
佳
原
創
歌
曲
。

頒
獎
禮
於
四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
現
在
雖
未
知
鹿
死
誰

手
，
但
阿Sa

和
王
菀
之
已
成
大
贏
家
，
口
碑
人
氣
兼

得
，
成
為
頒
獎
禮
的
焦
點
人
物
。
無
獨
有
偶
，
兩
人
均

是
以
演
妓
女
角
色
入
圍
爭
獎
，
難
道﹁
妓
角﹂
是
女
星

上
位
的
必
經
之
路
？
相
信
未
來
將
有
更
多
女
星
接
拍
性

工
作
者
角
色
。

阿Sa

早
已
憑
︽
雛
妓
︾
被
封
為
澳
門
電
影
節
影
后
，

更
贏
過
鞏
俐
，
因
阿Sa

在
片
中
有
突
破
，
甩
掉
純
情
形

象
，
講
粗
口
對
白
，
與
任
達
華
的
性
愛
場
面
意
識
非
常

大
膽
，
完
全
豁
出
去
，
非
常
搏
命
，
角
色
獲
提
名
影

后
，
證
明
演
技
得
到
認
同
，
拓
闊
了
戲
路
，
可
預
計
片

約
會
如
雪
片
飛
來
。

王
菀
之
更
不
在
話
下
，
以
電
影
新
人
姿
態
進
軍
影

壇
，
在
︽
金
雞SSS

︾
中
演
哨
牙
妹
，
一
炮
而
紅
，
片

約
不
斷
，
在
尚
未
甦
醒
的
市
道
，
參
演
的
三
部
電
影
均

入
圍
最
佳
新
演
員
，
並
提
名
最
佳
女
配
角
；
唱
歌
方
面

也
有
交
代
，
有
份
爭
最
佳
原
創
歌
曲
；
她
也
有
演
電
視

劇
，
甚
受
歡
迎
，
是
近
年
少
見
的
三
棲
多
面
藝
人
。

影
帝
之
爭
，
兩
大
熱
門
是
劉
青
雲
與
黃
渤
，
劉
青
雲
雖
有
主
場

之
利
，
但
有
兩
片
入
圍
，
可
能
分
薄
票
源
；
黃
渤
能
否
捧
金
像
獎

回
家
，
除
要
力
敵
演
技
派
劉
青
雲
，
還
要
壓
倒
少
壯
派
彭
于
晏
和

帥
哥
派
吳
彥
祖
。

今
年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甚
具
可
觀
性
。

港電影金像獎影帝影后之爭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近
日
女
神
王
祖
賢
生
日
，
在
網
上
分
享
近

照
，
相
中
面
容
雖
略
見
浮
腫
，
但
膚
色
白

皙
、
氣
質
脫
俗
，
令
人
讚
歎﹁
小
倩
不

老﹂
！

祖
賢
在
電
影
︽
倩
女
幽
魂
︾
當
中
的
女
鬼

媚
態
，
實
在
深
入
人
心
：
嫵
媚
清
純
，
心
地
善

良
，
無
奈
被
迫
做
女
鬼
。
觀
眾
的
魂
魄
全
被
她
勾

去
，
大
概
沒
有
人
會
害
怕
她
這
個
女
鬼
吧
！
但
故

事
中
的
小
倩
，
命
運
淒
慘
，
與
張
國
榮
飾
演
的
寧

采
臣
相
愛
，
卻
因
趕
赴
投
胎
，
與
采
臣
永
別
。

原
著
小
說
中
的
聶
小
倩
，
卻
比
電
影
中
幸
運
。

︽
倩
女
幽
魂
︾
改
編
自
清
代
︽
聊
齋
誌
異
︾
的

︿
聶
小
倩
﹀
一
文
。
文
中
的
女
鬼
小
倩
歷
經
磨

難
，
最
後
竟
能
成
長
為
人
！

小
倩
本
性
善
良
，
無
奈
骨
灰
被
樹
妖
姥
姥
控

制
，
被
迫
做
一
隻
害
人
的
厲
鬼
。
寧
采
臣
想
辦
法

把
她
的
骨
灰
偷
走
，
為
她
遷
葬
。
電
影
中
的
小
倩

得
到
自
己
的
骨
灰
之
後
，
便
重
新
投
胎
。
但
小
說

中
的
小
倩
則
被
葬
到
寧
采
臣
家
附
近
，
且
入
住
寧

宅
，
她
仍
難
掩
鬼
魅
之
氣
，
卻
溫
柔
賢
惠
，
融
入

寧
家
生
活
。

然
而
千
年
樹
妖
姥
姥
怎
會
輕
易
放
過
小
倩
！
樹

妖
偷
襲
寧
府
，
想
取
走
小
倩
魂
魄
。
小
倩
采
臣
最

後
脫
險
，
得
益
於
道
士
燕
赤
霞
相
贈
的
劍
袋
，
只

見
袋
內
的
法
劍
，﹁
突
出
半
身﹂
，
揪
樹
妖
入
劍
袋
，
將
之

化
為﹁
清
水
數
斗﹂
。
法
劍
自
行
收
妖
，
為
小
倩
除
去
後

患
，
自
此
以
後
，
小
倩
采
臣
便
無
憂
地
生
活
在
一
起
。

若
電
影
中
的
小
倩
，
最
終
也
能
跟
采
臣
雙
宿
雙
棲
，
不
知

會
圓
了
多
少
觀
眾
的
心
願
！
而
此
經
典
故
事
會
否
再
被
改

編
？據

聞
香
港﹁
大
台﹂
的
新
劇
便
是
將
小
倩
故
事
改
寫
為
喜

劇
。
薛
家
燕
、
蕭
正
楠
等
人
組
成
的
班
底
，
將
在
賀
歲
檔
期

為
大
家
奉
上
笑
聲
。
喜
劇
模
式
下
，
采
臣
小
倩
會
否
終
迎
大

團
圓
結
局
？
且
拭
目
以
待
。

女鬼小倩的前世今生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剛讀小學二年級的小孫子，業餘時間學圍棋沒
學幾天，「金角銀邊草肚皮」有沒有弄明白還難
說，竟然要報名參加全省少兒圍棋比賽，還雄心
勃勃地說要爭金牌、奪銀牌，至少也要拿銅牌。
那牛皮哄哄的架勢，直叫人噴飯。
見我光笑不說話，以為我不肯掏報名費，就急
了。我趕緊表態說：「參加參加，一定讓你參
加。不過，你是頭一回參加比賽，能拿牌當然
好，拿不到也沒有關係，主要是利用這機會，鍛
煉一下自己。」
我說的是真心話，讓他參加圍棋培訓（一周僅
兩節課），既不是希冀他學個一技之長，好弄個
甚麼「體育特長生」，以便高考加分，也不指望
他將來以此為業，更不是像許多家長般，為了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我的目的很簡單、
很渺小，就讓他圖個童年快樂。
實不相瞞，在我看來，現在城裡的孩子，與我
們當年相比，物質條件雖說有着天壤之別，但缺
乏童年快樂，其表現主要有二：
一是課業學業負擔過重，身心自由度低，玩耍
的時間幾乎被擠佔殆盡。
他們大多從六歲時就開始了漫長的求學生涯，
小學、初中、高中，整整十二年，除寒暑假外，
每天都要背着不堪負重（約十幾斤重）的書包，
早出晚歸，往返於家庭與學校之間。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從最初的懵懂「學生」，迅速被打造
成身經百戰的「考生」，從皮膚稚嫩的黃口小
兒，逐漸成長為心事重重的小老頭。
剛啟蒙的小把戲，大字不識一個，從開學的第
一天起，就要依樣畫葫蘆「抄寫」老師佈置的家
庭作業，回家後得趕緊趴在桌子上，請家長「輔
導」完成。語、數兩門，除課堂練習外，每天都
有數量相當的家庭作業，一般都得花一個小時左

右才能做完，差一點的，兩個小時都難以搞定。
家庭作業之外，有的還要去學業「培優」，或
者專業「培長」——音樂、美術、舞蹈、外語等
培訓，一般都要到下午六時左右才結束。小學雖
是就近入學，出門未必不見日頭，但不少孩子回
來不見天則並非誇張。
人們都說家長望子成龍，可我分明感到老師似

乎比家長更焦慮，他們恨不得學生一天成才，字
還沒學幾個就開始「組詞」，組詞還沒弄明白就
開始「仿句」，仿句還在半生不熟狀態就開始
「寫話」（作文）……終日都是大踏步前進，孩
子們幾乎喘不過氣來。
而考試難度之大之刁鑽，說來讓人咋舌。例

如，一個才上小學二年級（上學期）的學生，就
要在試卷上判斷「××畫了一條八厘米長的直
線」是對，還是錯。開家長會時，我試着問了幾
位年輕家長，除一人能夠正確回答外，其他都甚
感茫然。我依稀記得自己是初中二年級才開始學
幾何的，可現在的孩子，小學二年級就要在集具
象與抽象思維於一體的幾何學中「學習游泳」
了！
如此這般，哪裡還有玩耍的時間呢？
小小年紀，自背上書包的第一天起，便很難再

享有身心自由了。揖別童心，遠離童趣，說句難
聽的，像不像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
二是形影相吊，缺少玩伴，內心孤獨，童心寂
寞。
遙想當年，我雖然出生在小山村裡，但前後三

彎（不到百戶）的玩伴幾十個。而現在我住的院
子裡，一百八十四戶人家，連小孫子在內，總共
才五個孩子，還沒我們那時一戶人家的孩子多。
這五個孩子，其他四個都是還沒上幼兒園的小把
戲，最大的那位還不滿三歲，可以說，在玩伴的

問題上，小孫子其實是個孤家寡人。
他平常放學回家，一俟家庭作業完成，招呼不
打一個，立馬就沒影了。現在的孩子幾乎都是獨
生子女，個個都金貴，院子外頭車水馬龍，險象
環生，此外還常聞有歹徒拐騙，哪個敢讓孩子脫
離視線？因此家人就四下去尋，滿院子去喊，尤
其四五歲那階段，叫人心慌，後來發現他是去找
那個出生不久（現今三歲）的孩子玩去了。慢慢
地，隨着那個小夥計的咿呀學語，蹣跚學步，那
戶人家便成了他唯一的一處玩耍「窩點」，只要
不見其蹤影，不用問，準是奔那兒去了。
他性格外向，天生好動，有時擔心他討人嫌，
便或哄或拽把他朝家弄，可沒哪次是痛痛快快走
人的。即使告訴他：「媽媽下班回家了，趕快回
家吃飯。」他也要一再央求：「過一會兒，再過
一會兒好不好啊？」至於大人計嫌，那就更不用
說了，一旦發覺，不是吵鬧，便是哭訴：「無聊
啊，我好無聊啊！」說老實話，每次聽他這麼又
哭又叫，我都於心不忍，可是有甚麼辦法呢？我
雖然知道他有苦惱，卻又取代不了那孩子，成不
了他的童年玩伴，只好對他進行「教育」：「你
是讀書人了，哪裡還能再跟那麼小的孩子一起玩
呢？」他似乎也認同，可就是捨棄不下。
院子裡偶爾來個年齡相仿的小

客人，就如同來了夢中情人般，
只要外面稍有動靜，他就絕對消
停不下來，不是趕緊撒丫子朝外
跑，就是伸長脖子隔窗眺望、喊
叫。他那個歡喜，他那個留戀，
實在難以言表。
他有時晨起賴床，以「我不上

學」相要挾。我故意板起面孔說
那太好了，免得我每天接送，可
是等他來到學校門口，我佯裝要
拉他回家時，他卻不肯。我說：
「你不是說不想上學嗎？走走
走，回家去！」他使勁一掙，不
好意思地笑道：「不，我要上

學！」其實，他哪是什麼「要上學」，分明是學
校有同學好玩耍，而留在家裡太孤單。
凡此種種，誰都不難想見，如果不是玩伴稀

缺，一個天性見異思遷的孩子，何至於此啊！
正是想到周末作業完成後，兩天休息時間既無

所事事，又沒有合適的玩伴，難以打發，所以才
讓他把作業留待周六周日去完成，周五放學後直
接去圍棋培訓——因為那裡有同齡小朋友，置身
其中可以獲得孩子渴望的童年快樂。
而今允其參加比賽，當然是出於同樣的考慮。
比賽在遠離寒舍的水果湖二小舉行，沒想到五

場比賽他居然贏了一場，獲得了一個明顯帶有安
慰性質的「優勝獎」。一張獲獎榮譽證書，一個
愛不釋手的溜溜球獎品，使其充滿了成就感。歸
途中他歡天喜地，上午連敗三場的陰霾一掃而
空。汽車上，幾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小家伙
手舞足蹈，樂不可支。呵呵，那情形真可謂老人
家說的「三軍過後盡開顏」呢！
見孩子們如此開心，陪同參賽的家長們個個眉

開眼笑。我由此推斷，那近乎二千個孩子的家
長，恐怕如我者不在少數。交那一百五十元報名
費，何嘗不是為了讓孤獨的孩子圖個童年快樂
啊！

圖個童年快樂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年
輕
時
，
每
逢
過
年
時

節
，
最
喜
歡
到
長
輩
家
拜

年
，
除
了
有
利
是
可
拿
之

外
，
還
可
以
喝
到
難
得
一
喝

的
茶
和
難
得
一
飲
的
酒
。
那

個
時
候
，
茶
是
少
喝
的
，
喝
的
不

是
散
裝
普
洱
，
就
是
茉
莉
花
茶
，

但
到
長
輩
家
，
會
喝
到
鐵
觀
音
和

高
山
凍
頂
烏
龍
。
那
個
時
候
，
和

朋
友
偶
而
飲
的
酒
，
是
一
般
的
高

粱
和
紹
興
，
但
到
長
輩
家
，
可
以

喝
到
茅
台
和
陳
年
花
雕
。

如
今
年
紀
大
了
，
日
日
喝
茶

了
，
而
且
多
數
都
是
友
人
贈
送
的

好
茶
，
普
洱
茶
餅
和
磚
茶
、
得
獎

的
台
灣
高
山
凍
頂
茶
、
雲
峰
茶
等

等
。
而
酒
，
以
前
都
是
和
朋
友
聚

會
時
才
飲
，
但
最
近
忽
然
愛
上
一
個
人
在
家

飲
一
點
點
蘇
格
蘭
的
純
麥
威
士
忌
。

年
輕
時
，
那
些
高
粱
、
白
蘭
地
等
高
度
數

的
酒
，
都
在
朋
友
熱
情
下
，
酒
到
杯
乾
。
如

今
慢
慢
品
嚐
純
麥
威
士
忌
的
酒
味
，
豪
情
沒

有
了
，
有
的
是
人
生
況
味
的
記
憶
。

以
前
曾
為
報
刊
寫
紅
酒
專
欄
，
各
式
各
樣

的
紅
酒
，
幾
乎
每
周
都
購
回
，
約
上
兩
三
知

己
，
一
起
品
嚐
。
久
而
久
之
，
存
酒
就
多

了
，
但
總
要
等
到
和
朋
友
聚
會
了
，
才
攜
上

一
兩
瓶
前
往
。
好
酒
，
總
覺
得
要
與
友
人
共

享
才
妙
。

酒
與
茶
，
是
中
國
深
厚
的
文
化
，
但
在
香

港
，
酒
文
化
是
紅
白
葡
萄
酒
，
茶
文
化
是
酒

樓
和
茶
樓
一
盅
兩
件
時
的
壺
茶
。
葡
萄
酒
適

合
淺
酙
低
酌
，
不
像
中
國
白
酒
那
般
喝
得
豪

放
，
所
以
有
點
文
化
的
港
人
都
比
較
含
蓄
內

斂
，
不
像
兩
岸
民
眾
的
開
放
爽
朗
，
但
兩
岸

民
眾
亦
有
含
蓄
內
斂
的
一
面
，
表
現
在
細
細

品
茗
之
上
。

細
泡
品
茗
的
閒
逸
，
飲
高
度
白
酒
的
豪

情
，
是
香
港
民
眾
少
有
的
情
懷
，
特
別
是
年

輕
人
，
日
常
的
飲
料
是
可
樂
和
化
學
飲
品
，

就
算
與
朋
友
聚
餐
，
喝
的
多
數
是
壺
茶
，
很

少
碰
酒
，
更
別
說
中
國
白
酒
了
。

酒
與
茶
，
從
飲
用
的
方
式
，
可
以
看
出
人

生
不
同
的
階
段
，
也
可
以
看
出
文
化
上
的
差

異
。 酒與茶 隨想

國
興 國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2月11日（星期三）

■■小孩學圍棋之餘小孩學圍棋之餘，，還可交到朋友還可交到朋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